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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強，其詩歌內在張力就愈如拉滿之弓，攝人心魄。

以〈不寫詩是為了沉默〉為例：詩歌起筆自我述懷：

「有時我只想努力保持清醒╱不寫詩是為了沉默╱

無舌根的世界╱人就會多點智慧……」直陳靈魂，

將人生體驗寫就箴言，裹挾了巨大的語言勢能，而

順流之下，在看似偏激的語調中又匯成更深的社會

透視：「留聲機的發明大概是錯誤的╱還要多少種

消逝的難堪╱才懂得安息的人╱都在塵土之下」，

寫至此處，你或許預設其後是大海的汪洋，壯闊的

抒情，然而，詩人此時卻又讓裹挾的語言之力，化

作山間的瀑布：「我會選擇看葉╱或者陽光終究過

時的一天╱人在掉落途中╱便聽到落日無聲」，多

少嘆息與話語，最終化作超現實的一瞥，蒼涼、悲

壯，讓人感受到詩人意志的逆拂，一再被那「看葉」

的眼睛所迷惑，感動：在這個現實的平行世界，一

切是如此地契合電影鏡頭的精妙組合，何況「掉落」

與「落日無聲」後的空鏡頭，讓詩歌顯得如此餘韻

悠長。

由此，我在閱讀體驗中一次次感受著「最尖銳

的愛撫」，也一次次在裹挾著的巨大情感力量中，

感受著我們這個時代靈魂獨立行走於大地之難，也

因為那「愛撫」，我確乎也一次次地乘坐飛船，從

平庸無力的現實生活中短暫逃離。曾淦賢在詩中言

及：「我要為自己建造一座花園」（〈手勢〉），

我相信，在無限延伸的建造中（這建造仍會無限延

伸）詩人既已邀我們看過這花園的一草一木，這花

園建造者蒼涼的手勢，也必將成為我們，在自己苦

集滅道，捫心自食後，不斷回望的一道風景。 V

評書賞藝

一種必須的吶喊 —— 讀米米詩集《如是跋扈》

文　袁楊玲

米米詩集《如是跋扈》封面寫道：「在日常生

活的自言自語之間，詩成為一種必須的吶

喊。」1 米米在詩集自序中談寫詩的意義，別人眼中

的無用之詩，對自己來說卻是必須的日常。在筆者

看來，米米的「跋扈」正如是，發聲本不是為了尋

求他人賞識，相反，詩本是出於一種自我需求。生

活不止於生存，如果「有用」是指著功利而言，那

詩人不屑於這樣的苟且和無趣。詩是一種更高級的

「遊戲」，滿足更深的渴望。然而，米米的吶喊並

非烏托邦式的空喊，或對現實的迴避。他的詩是對

日常的探索，生活即詩，詩即生活，兩者是同一種

聲音，亦入世亦孤傲，亦迷惘亦堅定，亦浪漫亦任

性，亦不安亦亢奮。

無用本身就是意義，方向和目的地似乎都無關

緊要，反倒是迷和尋的過程更耐人尋味。這就像生

活中很多事沒有標準答案，工作、愛、人生的意義。卧卧

米米像一位隨性的哲學家，他在詩中是當局者、發

問者，亦是漂泊者、尋求者。如〈之後〉一詩：

我們穿過無數的街頭和巷弄

偶然膽大包天地對木棍

豎起本質柔軟的尾巴

貓步一樣移入月的自轉裏

垂釣十字路口上方的橫匾直額

而方向

「也不過是一種指示性的霧」2

「無數」中的一次「偶然」，即興，甚至不理性，

就產生一股衝動，然後陷入另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

迷局。或許，如此以文字將自己困住，不亦甚歡？

又如〈一個無法抵達的地方〉：

你好嗎

還在蹉跎

還在端視流行的尾巴嗎

在霧一樣的時日

我常常校正膨脹的字體

用指尖安撫它們

碎裂的意圖

灰冷的文字被摘下

成為寒夜發光的詩題

我答應過你的

終將以你為名

寫一本屬於我們的詩集

或許它

一早已被完成 3

兩首詩都提到了「文字」和「霧」，正如范家駿在

推薦序中所寫「寫詩的米米彷彿是穿梭在那些迷團

之中」4 卧卧
迷團中寫詩，還有一種樂趣是意外的變數。筆

者覺得米米又像尼采筆下的流浪者：「僅僅在一定

程度上獲得理性自由的人，只能感到自己是一名流

浪者——而不是朝著某個終極目標行進的旅行者，

因為這目標不存在。不過他確實想睜大眼睛觀察在

這個世界上真實發生的一切。因此他不可以將心太

緊地束縛在某一件私人物品上，他的內心必有東西

在遊走，這種東西以變化和轉瞬即逝為樂。」5 米米

在〈邊走邊唱〉開頭寫「風向已定／遠方的島嶼也

生根了」，好像一切已經是定局，並且「朦朧指數

谷底反彈／所以適宜留在陸地」，然而詩人卻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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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筆鋒一轉：

坐擁自己的一座海

航行路線明顯需要更改

但預設的戲碼不是早早被封在酒瓶裏嗎

船在沙灘上懊悔命運

沙子被風吹入清醒的人眼裏

流淚是唯一的反向運動

最終決定

還是由夢開始

從此方浮游到無限的可能

至於如何處理水手與海

那就

即管

邊走邊唱 6

詩中透露出詩人骨子裏的自由不羈，冒險讓人

生這場迷與尋的遊戲更有趣。從兩首〈相撞於壞天

氣〉亦可看出詩人蠢蠢欲動的小叛逆，以及對生活

變數的期待：

其一

在雨天

我們試圖與

焦灼得跳起來的水點對話

幾乎忘掉水和火的二元性

尋找覺醒的路線

目的地顯然不是座位之間

噤聲的秘密

其二

漸漸枯化的情節

只剩下若干曲線

在電波澎湃的大海中失散

直至無意義的下午被一塊瓷片割傷

我們在陣痛中

和試圖療傷的閃電相遇

—— 並沒有解釋銳利的緣由 7

適時打破生活的慣性，無論是帶來「覺醒」，甚至

帶來「陣痛」，都給本來規矩、平淡、死沉的生活

增添了新的啟發、刺激、生命力。所以，偶然撞上

壞天氣，也許並不「壞」？

有時生活又需要刻意製造一些陌生化才不會乏

味，或者能看得更清。又如〈誤點的旅程〉：

其一

有沒有一種散漫

可以讓我在地圖上誤點

在一家旅店被陌生的語言吵醒

看不知名的名人在電視機箱內手舞足蹈

等一班開往沙漠或深湖的公車

在一雙翠綠的眼睛裏讀到熟悉的眼神

而後在破爛的公眾電話亭內

直撥你的電話

其三

這些陌生的站牌、交通規則、車行方向和味道

迂迴的廢氣

讓我像插班生收到新簿冊一樣

感到莫名的亢奮

其四

我第一次感受到

孤獨的力量

當我在別人的地方

隨意被別人的眼光消費

同時消費著別人的陌生 8

詩人選擇從熟悉的環境中抽離自己，轉向探索陌生

的世界，猶如一個好奇的孩子，每個細節都重構自

己對生活的認知，在「亢奮」中爆出吶喊。

除了對外界的認知，詩人對自己的認知似乎亦

是一團變幻的迷霧。〈分身〉寫道：

甦醒時他發現

一切都是新鮮的

包括空氣、清晨的鳥聲和

週末定時響起的巴哈

他知道『他』走了

他將會重新掌管這一切

那些本屬於『他』的

碎酒瓶、覆診紙、信用卡帳單、用剩的保險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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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真實

就像另一個人逃離他後

得到一個中空的頭

潮濕的房間內下著不息的雨水 9

拉康的鏡像理論指出真實與幻象的混淆，究竟哪個

才是真正的自我主體？雨水不在屋外下，而在「房

間內」，詩人由環境向內轉，這種里爾克式的內在

真實，將自我層層剝開，神秘而厚重。「雨」是整

本詩集出現次數最多的意象，迷濛、清新、浪漫卧卧另

一詩〈下雨〉：

站在花灑之下

所有聲音都變成水流了

連同蒸發溜走的各樣

只剩下光潔的身子

有時一直站立不語

像屋外迎著春雨的那株街燈

沖掉撲光的飛行器後

默默地穿上新衣 10

在水的沖刷和籠罩下，好像全身都沒有死角，變得

潔淨、坦然、煥然一新。詩人的自我認知正不斷在

變幻的迷團中刷新。〈下班〉一詩末了，詩人亦發

自內心拷問：「你究竟要我變成怎樣」11 ？

米米對生活和自我的探索深刻，同時文字中亦

不乏細緻溫柔的抒情。如〈明信片〉：

如果草坪前

那棵我們共養的木棉

毫不小心地命中了你的後頸

那些在地上迴旋的腳步

我也帶走

可以嗎

可以在微雨的春晨

在明信片上畫一個圈圈

投給遠方

一直站立的綠郵箱嗎 12

詩人真是細心的暖男，回憶中的每個細節、每種心

情都不想落下，甚至包括「地上迴旋的腳步」。而

且詩的色彩唯美，火紅的「木棉」本來給人熾熱甚

至致命的感覺，卻在「微雨」中漸涼、消減了銳氣，

而「春晨」本身又不失溫暖和生命力，所以恰到好

處了；而遠方的「綠郵箱」，看似孤零零卻風雨不

改，令人感覺思念亦是寂寞卻堅定的事，可以穿越

空間和時間，給整個畫面畫龍點睛了。〈浮現〉是

米米另一首關於回憶和思念的詩，筆者喜歡末了

「一張臉浮現在廣漠的天空上／這是你／或是一片

失去已久，尚未填補的常態，現在正要回來了」13，

這詩句讓筆者想到卡瓦菲斯的〈灰色〉：「記憶，

請你保存它們原來的樣子／還有，記憶，只要你還

能夠把那愛情帶回來的／只要你能夠的，就在今晚

帶它回來」14。詩人以離散者、等待者的姿態，巧

妙重疊過去與現在，表現出感情與時間的拉鋸。看

似輕描淡寫，看似平常的對話（自言自語），卻用

情至深。

《如是跋扈》細緻而深入地挖掘日常生活，是

很真誠的作品。畢竟詩人也是凡人，一樣要工作，

一樣會在慣性的生活中掙扎和無奈。沒有虛偽的吸

風飲露，也沒有離地的心靈雞湯。可能迷惘的依舊

是迷惘的，空落落的依舊是空落落的，但這並不妨

礙繼續尋找、繼續熱誠和浪漫下去 —— 也許這就

是詩人的本能。盼望米米繼續「跋扈」、繼續「吶

喊」下去。卧卧 V

註釋

1 米米：《如是跋扈》（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8）。

2 米米：《如是跋扈》，頁15。

3 米米：《如是跋扈》，頁41-42。

4 米米：《如是跋扈》，頁7。

5 尼采：《與孤獨為伍》（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頁33。

6 米米：《如是跋扈》，頁65。

7 米米：《如是跋扈》，頁71-72。

8 米米：《如是跋扈》，頁53-55。

9 米米：《如是跋扈》，頁90。

10 米米：《如是跋扈》，頁95。

11 米米：《如是跋扈》，頁68。

12 米米：《如是跋扈》，頁27。

13 米米：《如是跋扈》，頁18。

14 黃燦然譯：《卡瓦菲斯詩集》（重慶：重慶大學出版

社，2012）。

詩藝欣賞

鄉愁與孤獨二重奏 —— 北島〈鄉音〉鑒賞

文　張海澎

詩的雙螺旋結構

乍讀之下，這首詩似乎很凌亂。但仔細讀一讀，

就會發現這首詩的構思十分奇特，它隱藏著有

如 DNA 般的雙螺旋結構。

這首詩由兩個主旋律穿插而成。第一個主旋律

是詩的奇數行，每一行都以「我」字開頭：

第一主旋律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我放上音樂╱我悠閒

地煮著咖啡╱我加了點兒糖╱我在電話線

的另一端╱（聽見了我的恐懼）

第二個主旋律是詩的偶數行，它以頂真手法展

現。即前一行的最後一個詞，與後一行的第一個詞

相同：

第二主旋律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冬天沒有蒼蠅╱

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祖國是一種鄉音╱

（聽見了我的恐懼）

這兩個主旋律合併於最後一句「聽見了我的恐

懼」。這一句既是第一主旋律的最後一句，也是第

二主旋律的最後一句。兩個主旋律共用這一句，猶

如數學中兩個交替的數列收斂於同一個極限。

鄉音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樂
冬天沒有蒼蠅
我悠閒地煮著咖啡
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
我加了點兒糖
祖國是一種鄉音
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了我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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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旋律

先了解一下《鄉音》一詩的寫作背景是有幫助

的。這首詩寫於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之間。六四

以後，詩人流亡海外，從此開始了流亡的生涯。估

計這首詩就是六四以後詩人剛流亡海外時寫的。

先看第一主旋律。第一句「我對著鏡子說中

文」，點明了作者身在國外。若身在國內，就沒有

必要強調「說中文」了。這一句開門見山地表現了

詩人的鄉愁和孤獨。當時，詩人剛流亡海外，英文

也不是很好，沒有人可以和他講中文，只好自己與

自己交談，可見他有多孤獨。第一主旋律描述的是

日常生活：聽音樂、煮咖啡、打電話，等等。然而，

每一行都以「我」字開頭，詩人以此手段來表現流

亡生活的孤獨和寂寞。在海外，詩人沒有親人，朋

友也不多，只是一個人獨自生活，因此生活中就只

有我、我、我。然而，這樣的效果必須由第一行來

引領。沒有第一行，下面各行就算都以「我」字開

頭，也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反而會令人覺得累贅。

因此，第一行非常重要，為全詩定下了基調。

詩中沒有一個字直接講到鄉愁和孤獨，可每

一句都「透露」出鄉愁和孤獨。詩人是通過描述生

活中的一些具體的細節來呈現這種鄉愁和孤獨。這

是這首詩的高明之處。正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

流」。

第二主旋律

第二主旋律表達了詩人微妙的思緒和感受，

讓我們逐句欣賞。第一句，「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

天」。詩人寫這首詩時也許正值冬季，他百無聊賴

時也許常獨自到公園漫步。但就算在公園漫步，詩

人也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異鄉人身分。你看，連公

園都不與詩人親近，只顧守著自己的冬天，不理會

詩人。可見詩人多麼缺乏歸屬感，一種強烈的漂泊

感躍然紙上。

第二句，「冬天沒有蒼蠅」。時值冬天，公園

裏沒有什麼人，只有詩人孤單的身影。詩人是那麼

的孤單，以至於甚至希望見到平時討厭的蒼蠅。我

們平時不會無緣無故去留意有沒有蒼蠅，可詩人留

意到了，可見他多麼希望見到任何哪怕是有生命的

東西。從這可以看到詩人的孤獨感有多深！

第三句，「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就算有蒼

蠅，那又有什麼用呢？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你跟

牠講牠也不理解。這表現了詩人深深的無奈，甚至

幾近絕望。這裏，詩人點出了他的孤獨來自於鄉愁，

來自於對祖國的思念。

第四句，「祖國是一種鄉音」。它既回應全

詩的第一句「我對著鏡子說中文」，藉此點出「鄉

音」這個主題；又作為一個跳板，預備作出最後的

驚人一躍，引出令人出乎意料的結尾。（見下一節

分析。）

不同於第一主旋律對生活細節的描述，第二主

旋律通過描述思緒的微妙變化來呈現鄉愁和孤獨。

一層一層，從漂泊、孤獨、到絕望，層層遞進。還

有，第二主旋律用了頂真的手法，這表現了孤獨和

鄉愁綿延不絕、揮之不去。鄉愁與孤獨就像冬天無

聲地飄落的雪花，鋪滿了詩人內心孤寂的公園。最

後要提一提的是，這兩個主旋律在詩中交替穿插，

表現了作者時而待在家中時而到公園漫無目的地漫

步的單調苦悶的生活。

鄉音的恐懼

現在看看最後一句「聽見了我的恐懼」。這一

句既承接了第一主旋律的「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也是對第二主旋律的「祖國是一種鄉音」的顛覆性

的詮釋。對祖國的思念促使詩人拿起了電話，與遠

在萬里之外的親友通話，希望能聽到熟悉的鄉音，

可詩人聽到的卻是恐懼。為什麼？為什麼詩人聽到

親友的聲音會感到恐懼？那不是他日思夜盼的鄉音

嗎？六四後，中國當局加緊追捕民運人士，祖國大

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也許詩人從親友那裏聽到這

些消息，也許親友們都勸他不要回國。所以，詩人

聽見了自己的恐懼。

最後一句是這首詩的震央，它強烈地震撼了人

的心靈。這首詩不再單純是一首有關鄉愁或孤獨的

詩，而是具有了批判的鋒芒。如果說鄉愁是輕輕飄

落的雪花，這最後一句就是直插心靈的冰錐。詩人

熱愛自己的祖國，可現在卻有家歸不得。每個人每

天都離不開自己的母語，可詩人卻只能躲在異國他

鄉對著鏡子說母語。鄉音本應令人感到親切，現在

卻令詩人感到恐懼。這是多麼悖謬。

母語是構成一個人精神的 DNA，現在詩人卻

被迫要進行「基因改造」，聽見母語竟然會感到恐

懼。這最後一句的最後一個詞，是詩的爆破點。前

面對孤獨和鄉愁的鋪陳是長長的導火線，直到最

後，主題「鄉音」和這最末的「恐懼」所產生的矛

盾張力，引爆了全詩的詩意。 V

陰天時 

余沛峰

路燈有些失控
是不是烏雲降下壓住了電線
明滅有時
週六和某個假期都被遮蓋成陰影
人們撐起交錯的傘
自顧在紅色警告中平移
留下交通燈的聲音在雨霧中
沒人察覺
而雨點叮鈴作響
醒來卻在吵雜的劇院裏

一齣不會停息的作品
與台下的人互弈
男人高聳的紳士帽   旋轉著把玩
用手杖欽點，下一個
可以上場的傢伙
人們高舉自己的肋骨拉扯頸子
油膩的汗水黏住彼此
座位昏暗早就扛不住人潮
踩踏後背往舞台靠近
滿場傾倒在一邊的背脊
活像等待被收割的成熟稻穗
鎂光燈下
女人撫摸躺在鎖骨上的項鍊
她在向我招手
這個劇場用潮濕熏烤年幼的我
在緊急出口的綠燈下有些眩目

綠燈敲散一團濃煙
失神的我在灣仔某個街道站穩了腳
剎車經過撕開天空灰色的裂縫
富德樓底的一滴雨揚起街邊水花
倒影裏有另一個透明的世界

寶靈婆婆 

陳秀花

跟著你由佐敦道走到柯士甸道
不曾迷失，靠著你頭上隱藏的光環
寶靈街對外的是新光戲院
那時你常提起
熟悉的臉孔上
有我為你記下的印記
哪天你進入老人院之前
記得我為你掃下門前的落葉
一片一片的葉子
鋪滿了你用淚撒下的期望
在夜幕降臨雪花紛飛眺望北斗星的星空下
你靠在手推車旁邊
說起暗黑的長廊滋養著潛伏的餓狼
某天睡在紙皮中
偷偷，偷走了你潛藏在深海中的大魚
變賣了金錢，為討好生活
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
當第一枝火柴燃盡，只能眼睜睜看它熄滅
當日說得你牙癢癢，像磨利了刀鋒
安睡前在枕下細細聲祈禱
祈禱天父今天安然入睡
送來一包即食麵
前塵往事在嘴角上一抹
油漬污垢瞬間被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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